　　姨丈的第三十幅畫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三義陳亭熹　　

    姨丈自從退休後，決定要好好的、窮盡心血的創作三十幅油畫。「以前教別人畫畫卻沒時間專注於自己的作品，現在退休了，該好好為自己而畫了。至少三十幅，嘔心瀝血的那種！」

    身為藝術家的姨丈在各方面都是匠心獨具的。家中琳瑯滿目的雕塑、陶藝、勞作，以及他最為鍾情的油畫。每次去找他時，總見他窩在畫室的一角，聚精會神的在畫布上撇畫。他自信滿滿的對大家說，以前的油畫就是在為了這三十幅作準備。「因為我會把靈魂注入其中。」姨丈如此宣告時的自信眼神熠熠生輝，直到今日依然深刻的烙印在我的記憶中，從未或忘。

　然而，兩年後的健康檢查通知單卻讓姨丈俐落舞動畫筆的手遲滯了。一種讓人慢慢失去知覺的罕見疾病，四肢漸僵，五官也無法活動自如。姨丈不再笑了，眼神也不再犀利如昔，唯一不變的是每天在畫室裡的身影，儘管下筆時不再像前二十五幅那樣流暢，卻依然堅持不懈的一筆筆撇捺。有時我會溜進去看著他作畫、陪他聊聊天，但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，姨丈的回答少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無盡的沉默，只剩畫筆的沙沙聲與我相應和。

　第三十幅畫是火山。姨丈用了最強烈的紅色畫出抽象的火山群。「姨丈，這些火山如果有岩漿噴出會更壯觀吧？」難得地，姨丈回答了。「嗯，我最後會畫。」我站在這一幅巨大的畫前，看著火紅的構圖，竟有種快被吞噬的錯覺。

　最後，姨丈並沒有畫出岩漿。柏油路上的血跡怵目驚心。一躍而下脫離病痛的折磨、脫離力不從心的空虛無助是姨丈最終的選擇。我忽然有種荒謬的想法：姨丈是用自己的鮮血代替那沒畫出的岩漿嗎？

　懷念畫展上我再次站在姨丈的第三十幅畫前，這一次卻感受更深。那火紅的激烈、抽象而凌亂的筆調，在在表現出沉默外表下，姨丈內心火熱的澎湃與掙扎。我久久凝視凝視著這幅畫，第三十幅。我明白姨丈確實把靈魂灌注進去了，因為我看到火山噴出了赤熱的岩漿。　

